
关于《东方红》的词作者问题

口文 /李石根

近
来我从《人民音乐》中读到了

两篇关于《东方红》词作者的

文章
。

一是《 <东方红与山西民歌 >读

后》 (卫世诚 ) ;一是《 <东方红 >词作

者考真》 (顾震夷 )
。

从这两篇文章中

可以看出
,

都是在纠缠《东方红》词

作者是谁的问题
。

虽然文中所述事

实各不相同
,

但其相同之点
,

却都

忽略了原词作者李有源这一事实
。

我很奇怪
,

《东方红》的词作者

(应该说是填词者)
,

本来在五十年

代以前就已明确是李有源而且 已见

诸报道
,

为什么到现在又被来讨论

呢? 究其原因不外是
: (一 ) 由于世

态的变化
,

李有源之名早已被人遗

忘了 ; (二 )作为一个农民词作家
,

不象一个专业词作家
,

在作品中是

不予署名的; (三 )我们的音乐权威

机构
,

很少有人了解李有源的一生

及其创作
,

因之就没有人想到为他

立传
,

列入《音乐词典》或《大百科全

书音乐舞蹈卷》
。

结果
,

几乎所有人

都把这位农民词作家李有源忘记

了
。

为此
,

我有必要旧话重提
,

为

《东方红》的词作者李有源正名
,

并

希望音乐权威机关
,

把李有源之名

列入史册
。

关于李有源
,

我们是 1 95 7年去

陕北考察时作过专访的
。

但是我们

去时
,

他已经去世数年
,

当时只见

到他的兄
、

嫂
、

侄子李增正和他的

第二个儿子
。

他们详细叙说了李有

源的一生和以《骑白马》填词为《东

方红》的过程
。

临我们离开时
,

他们

还把李有源的两本手稿送给我们
,

其 中就有《东方红》
、

《武昌起义》
、

《狼尾谷》等歌词的草稿
,

而且全都

抄写在翻了页的线装书上
。

当时
,

我

很珍贵它
,

保存了多年
。

谁知在
“

文

革
”

中被抄
,

说是要送档案馆
,

但后

来才知道
,

已被人在半途抽了去
,

现

已不知下落
。

从陕北考察归来
,

我即写了

《 <东方红>词作者— 农民歌手李

有源》一文
,

发表在《群众音乐》 19 5 8

年第七期
。

发表此文时
,

由于我已

被划为
“

右派
” ,

但由于文章比较重

要
,

主编常曾刚才没有拒绝
,

只是

要求我以黎崇的笔名发表
。

过后不久
,

陕西省委宣传部怀

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
,

便派省群众

艺术馆馆长高芝祯与省委宣传部干

部杨兴去薛县复查
,

核实无误
。

以上是我们访问李有源家乡的

大致情况
。

现在
,

我不想介入当前

一些文章的争论
,

只是希望能把我

所写的文章—
《 <东方红>的词作

者— 农民歌手李有源》重新发表

(见下文— 编者 )
,

以清讹传
。

《东方红》的词作者一
农民歌手李有源

口文 /黎 崇

在
陕北

,

紧靠黄河的西岸
,

有

一个山城— 茵县
。

离县城

七里多的西北方向
,

有一个村子叫

张家庄
。

这就是我们最喜爱的民歌

《东方红》的词作者李有源的家乡
。

现在
,

张家庄的农民为了纪念李有

源
,

用《东方红》这三个字作了他们

农业社的名字
。

李有源生 于 19 0 3年
,

排行第

三
,

乳名
“

宁
” 。

在他念书的那年
,

私

塾先生给他起了个学名叫
“

洪葆
” 。

后来因为弟兄们都是从
“

有
”

字上起

名
,

这才把
“

洪葆
”

改为
“

有源
” 。

他的父亲李兴旺
,

是一个最能

香港演出时的团长黄交闰要我为何香凝女士写

的《赠寒衣予负伤将士》配曲
。

我已教了 55 年管乐器了
。

我教的学生因为

很多都是一队队学的
,

像第四野战军的军乐队
、

炮兵学校军乐队
,

湖北军区军乐队等等
,

所以

现在已无法统计教了多少学生了
。

我在中央音

乐学院教了 12 年
,

得到了很多安慰
,

这些孩子

都是十一
、

二岁就跟着我学的
,

现在都学出来

了
,

我很高兴
。

他们之中有的考取了美国
、

新

加坡交响乐队
,

有的在中央乐 团
,

还有两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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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苦而又老实纯朴的农民
。

曾长期

为地主当长工
,

家境非常贫苦
。

为

了弄个安身的地方
,

他自个儿一块

一块的背着石头
,

勉强地给自己修

筑了一孔窑洞
。

不幸的是当这孔窑

洞刚刚修成的时候
,

这个仅仅活了

4 0个年头的可怜的农民却累得死

去了
。

还在少年时代的李有源
,

便

不得不和母亲及弟兄们共同忍受着

悲苦的生活而劳动
。

19 16年
,

李有源 13 岁那年的

冬天
,

他住在外婆家里念了一冬书
。

但念书要钱
,

一个长工的儿子如何

出得起呢? 何况父亲负担过重
,

必

要的劳动还要他分担一些
。

所以
,

以

后就没有再继续念下去
。

虽然光景如此困难
, ,

但并没有

打消李有源读书识字的意志
。

和王

冕一样
,

在劳动的时候
,

他总是带

着书本
,

找机会念念写写
,

甚至在

行路
、

吃饭的时候也不丢开书本
。

村东有一个山沟
,

那儿有草有

水
,

是个放羊的好地方
,

也是放羊

娃游戏
、

念书
、

唱民歌的好地方
。

李

有源经常把羊群赶到那儿
,

羊一边

吃草
,

他便在一边安静地读书
。

写

字没有笔纸
,

只好用指头或木杆杆

在沙地上练习
。

几年以后
,

李有源已经成 了一

个壮实的小伙子
,

就不再放羊了
。

除

了田间的劳动
,

他还经常到城里去

挑大粪
。

好读书的人总不忘找机会

读书
。

可巧
,

他挑粪的地方正是县

立小学
。

每到学校
,

听见儿童们念

书的声音
,

他就非常羡慕
。

聪明的

李有源便去找这个学校的教师
,

要

求旁听并自愿给教师作些杂务工

作
。

那个教师见他读书心切
,

也就

答应了
。

于是李有源便每天打早挑

着空桶进城
。

教师还没有起床
,

他

就先打好洗脸水 ; 教师起床后
,

再

扫地
、

叠被倒夜壶
,

然后才坐在教

室的后边
,

跟着那些与他年纪不相

称的儿童一起念书
、

听讲
。

下课后
,

自己又满满地挑上一担大粪回家
。

为了感谢这个教师
,

他还经常把自

己种的瓜瓜菜菜送些给他
。

就这样
,

李有源在县城内又念了一冬书 ; 就

这样
,

他才成了村中一个唯一识字

的人
。

由于他为人老实忠厚
,

大家有

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事情
,

从来也不

推辞
。

在 19 44 和 19 45 年间
,

他还

在村中教过两冬书
。

因之
,

村人对

他非常敬爱
。

茵县
,

是个出民歌的地方
。

哪

一个放羊娃
、

脚户哥都会唱上几首

优美动听的民歌
。

李有源更是一个

唱民歌的能手
。

他不但会唱
,

也会

拉板胡
、

弹三弦
。

年轻的时候
,

买

不起板胡
,

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个
。

虽

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 (没有槟榔

壳 )
,

但他却想办法把从庙里找来的

香头研成粉
,

和皮胶合成泥浆
,

然

后塑在泥制模型上
,

晒干
、

修平
、

刻

眼
,

就成了一个槟榔壳的代用物
。

李有源聪明过人
,

有着编歌的

才能
。

从小起
,

就能编一些四句
、

六

句的民耿
。

平常
,

对人说话
,

也会

偶而带出一种四六韵味的句子
。

生

疏的人
,

总认为他是疯疯癫癫的
。

到

了 3 0岁以后
,

他才正式地编起民歌

和快板来
。

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思想

上已经受到了革命的影响
。

第一首

民 歌《武 昌起义》是 19 36 年编的
。

19 42 年编了有名的《缴公粮》
。

19 44

年又编了《狼尾谷》
。

在这时期
,

还

有许多我们没有见到的作品
。

《东方红》的创作不是偶然的
。

19 4 2年
,

李有源从茵县人民政府事

务秘书蓝田异的笔记本上
,

看见有
“

东方红
”

三个字
,

便引起了他用来

象征共产党毛主席的联想
。

同时
,

他

又在街头看见了标语上写着
: “

毛主

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
” ,

也给了他很

大的启发
。

1 94 3年 12 月
,

为了闹秧

歌
,

他就以
“

东方红
、

太阳异
。 ”

为首

句
,

编了一个歌
,

并配上民歌
“

骑白

马
”

的曲调
。

最早由他的侄子李增正

在秧歌中演唱
。

第二年元月
,

茵县

有七十多人向延安移民
,

李增正担

任副队长
。

移民队到延安后
,

由于

李增正的演唱
,

《东方红》才从这里

流向四方去了
。

因此
,

有人误认这

歌是李增正创作的
,

就不难理解了
。

李增正也是一个唱民歌的能

手
,

有一副好嗓音
,

会唱许多民耿
,

是李有源一个得力的合作者 ; 凡是

李有源编出来的歌
,

大都由他先唱
。

李增正不但能唱而且也能编
,

有名

的《移民歌 》就是他由茵县移民时
,

为了鼓励移民队员而编的
。

李有源对待创作的态度非常慎

重和虚心
。

每当他编出一首民歌
,

总

是先把几个侄子叫来
,

一起唱
,

一

起修晚 然后才教给别人或在秧歌

活动时演唱
。

在《东方红》普遍流行后
,

有人

芭蕾舞团
,

外国专家来芭团指挥时说两个圆号

吹得最好
。

在圆号全国评比中
,

芭团评为全国

第一
。

我现在的心情就象农民看到了自己好的

收成一样的喜悦
。

我教的学生当中成绩突出的有十多人
,

他

们是歌剧院的赵德廉
,

芭蕾舞团的张振武
、

杨

洁
,

铁路歌舞团的车子昭
,

香港统筹的黄 日照
,

中央乐团的孙兆申
,

上海音院的袁其才
,

新加

坡交响乐团的陈嘉敏
,

美国朱丽娅音乐学院读

研究生的郭政
,

本院的胡炳全
、

李精玉等
。

(贵任编辑 徐 冬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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